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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裏增強的風勢發出有如海獸饑餓時的吼叫聲，掠過僧房和正殿的棟樑，撼

搖著大地的雨勢，不時像砂礫般擊打著門窗，所有走廊上的地板、柱子，全發出

有如嚶嚶啜泣的聲音，屍體震動得讓人以為是飄浮在空中。 

    由夏入秋時的暴風雨，往往讓室內的空氣熱到令人喘不過氣，那份悶熱使人

神經越發焦燥，更放大了暴風雨的悽厲悚然，也難怪剛滿十五歲的小沙彌法信會

被天花板調落的灰塵嚇破膽，瑟縮著身體躲在室內一角。 

    「法信！」師父在隔壁房間呼叫的聲音，讓他身子猛打哆嗦，有如剛從惡夢

中醒來般瞪直了眼睛，一時半刻之間完全無法回應。 

    「法信！」師父呼叫的聲音更大了。 

    「來‧‧‧‧‧來了。」 

    「能麻煩你像平常一樣的到正殿巡邏一下嗎？辛苦你了。」 

    師父的吩咐讓法信的身子嚇得更加蜷縮著，平日安閒舒適的兩人住所，如今

卻顯得可恨起來，怎能讓人在這種風雨交加的時候獨自出去檢查門窗呢？ 

    「那個‧‧‧師父。」法信好不容易才擠出一點聲音。 

    「幹嘛？」 

    「就只有今晚」 

    「哈哈哈‧‧‧‧」 

    他聽到師父哄笑的聲音。 

    「你是說你會害怕嗎？好吧，既然這樣，我也一起去吧，跟我來。」 

    法信就像是被強拉著般進入師父的房間。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準備好的，原本在看書的師父點亮了燭台上的蠟燭，朝著

正殿的方向走去，蠟燭微光照亮了年逾五十年長者枯瘦的臉，像骷髏般給人心驚

膽顫的感覺。 

    進入正殿後，搖曳飄動的燭火將兩人的影子映到天花板上，空氣陰沉混濁，

彷彿踏進一個沒有盡頭的洞穴，法信甚至再次興起或許無法平安生還的擔憂念

頭。 

    正面端坐著人身大的黑色阿彌陀如來神像，在師父手上燭火照耀下，顯得更

加莊嚴肅穆。師父在神像前暫時停腳誦經，從香爐、供燈盤、燭台、花瓶、金色

蓮花座到佛壇、讀經桌、捐獻箱等器具的影子，各自隨著燭光搖曳，有如不知名

的昆蟲般晃動著，似乎隨時會從佛具之間跳出什麼駭人的怪物般，一想到這裏，

法信大腿上的肌肉便開始發抖起來。 

    師父再度走動，似乎連他都感染到那份駭人的陰森，加快速度走動前進，大

致巡邏過門窗之後，蒼白的臉孔才放鬆下來，並發出一聲嘆息。 

    不知道師父又想到了什麼，竟再度走回正殿，法信正想著他是否會走到阿彌



陀如來佛前時，只見師父在佛像正下方的修行蒲座坐下，將手上的燭台放在一

旁，說：「法信，膜拜。」 

    法信有如機器人偶般趴伏下去，他和師父一起誦經，片刻之後，他抬起頭，

見如來佛慈悲忍辱的面容更添一份柔和色彩，連暴風雨也無法動搖的崇高，反將

法信誘進猶如夢境的恐怖世界。 

    「好驚人的風雨啊！」師父的話讓法信嚇住。 

    「但是，法信！」過了一下子，師父突然以煞有介事的口吻厲聲對法信說：

「今晚，當著阿彌陀的面，有件事我非向你懺悔不可，現在我要在你面前自首我

那極度駭人的罪狀，幸好是在這場暴風雨中，不用擔心會有他人聽到，請掏淨耳

朵仔細聽我說吧！」 

    師父的雙眼炯炯閃著精光，將音量提高一級，說： 

    「其實啊，你可能認為我是個德高望重的和尚，不過，我在阿彌陀佛面前卻

是個連凝神靜坐都沒辦法的破戒殘暴、豬狗不如的惡人。」 

    「什麼？」 

    師父出乎意料的言詞讓法信下意識地驚叫著，全身的肌肉頓時如化石般僵

硬，他直盯視著師父的臉，好像能看出一個洞似的。 

    「我啊，是個殺過人的大壞蛋，啊，也難怪你會這麼驚訝，在你來到這間寺

廟之前的小沙彌良順，便是被我殺死的。」 

    「騙人，師父，那是騙人的，請你不要再說這麼恐怖的事！」 

    「不，是真的，我不會在阿彌陀佛之前說謊，我讓良順表面看起來是病死的，

事實上是我動手腳將他害死的，這是有原因的，有很深刻的原因啊，說起來令人

感到可恥，不過，我無論如何都得說給你聽。 

    「我當了四十年和尚，在這期間，聞過很多焚燒人體的味道，雖然剛開始時

覺得很不舒服，卻隨著年歲的增加而無可救藥的愛上了那種味道，於是到了最

後，只要一天沒聞到那種焚燒人體脂肪的味道，我的情緒便會變得焦燥不安，難

受到很想搔抓胸口，甚至連安靜坐著都辦不到，儘管覺得卑鄙下流，卻是無計可

施，即使是烤魚烤牛肉的味道，也絕對無法讓我滿足，那種焚燒人肉的氣味，彷

彿能讓人聯想到曼珠沙華花的有毒色彩，是其它味道萬萬模仿不來的。 

    「你還記得前一陣子我借給你的『雨月物語』裏的『青頭巾』的故事吧，愛

上侍童的和尚吧，他因為侍童的死而悲傷難耐，竟將侍童的肉吃食殆盡，而且食

髓知味，後來竟到村子裏殺了很多人來吃，我正巧就是那樣子的淪為人世間的惡

鬼，於是為了私慾，我殺害了良順。 

    「幸好那時候的良順已經病了好一陣子，我悄悄的餵良順毒藥，順利的將他

殺害了，誰都想不到是我殺的，在沒有受到任何懷疑之下，就替良順舉行了葬禮，

不過在火化之前，我將良順的肉全部割了下來，這件事不用說當然是沒有人知道。 

    「在那之後，我想著該如何處理從良順屍體上所割下來的肉，即使是我也不

喜歡一再地殺人，卻希望能在一段長的時間之內，聞到焚燒人肉的味道，我想了

許久，突然浮現出一個妙計，這妙計不是別的，而是將人肉的脂肪製造成蠟燭，



製成蠟燭之後，只要我以和尚的身份，早晚將它放在佛前燃燒聞嗅，絕對不會有

人懷疑，況且所製成的蠟燭，可以享受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想好之後便偷偷地開

始動手製作蠟燭，我將良順的脂肪溶進普通的蠟裏邊，稱心如意地製作了許多蠟

燭。 

    「之後的每一天，我壓根兒不覺得畏懼，在我修行時，我便點燃那種蠟燭，

以滿足我豬狗不如的慾望，修行以外的時間，我也曾點燃蠟燭享樂，但是到今天

為止，我都沒有受過天譴，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 

    「可是，法信，我所製作的蠟燭是有限的，就算是每天點一根，一年也得燒

掉三百六十五根，隨著蠟燭數量的越來越少，我也越來越有說不出來的著急，尤

其是這兩三天，有著怎麼說也說不出來無法排遣的不安，而且越來越加深，一想

到這，我便不得不設法解決，法信，我已經煩惱到再也吃不下飯了。 

    「現在這裏所點燃的這根蠟燭，是僅存的最後一根以良順脂肪製成的蠟燭，

從剛才開始，我就一直焦燥不安，法信，我需要良順的替代品，法信，我想殺掉

你。 

    「喂，你要做什麼？想逃也沒有用了，這場暴風雨，正是殺人的最好時機，

你不要再哭了，就算你哭死了，就算你喊啞了，也不會有人聽到的，你已經是隻

被蛇盯上的青蛙了，痛痛快快地覺悟吧，滿足我的心吧，喂，拜托你成為我排遣

奇特心態的蠟燭吧！」 

    被和尚抓住手臂的法信，因受到極大恐懼連哭都哭不出來，像一灘難泥般蹲

坐在現場，不過，他一想到目前正面臨的是生死存亡關頭，心裏渴求著最後的一

線希望，不由得說出求情的哀語。 

    「師父，你饒了我吧，我不想死，拜托你，放我一條生路吧！」 

    「嘿、嘿、嘿‧‧‧‧」和尚浮現出惡魔的笑容，這時候暴風雨更加激烈地

襲向正殿。 

    「嘿，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管你怎麼哀求，我都不可能放過你了，來吧，

覺悟吧！」 

    法信就擔心師父會這麼說，他看到師父的手從腰際拿出一件亮晃晃的東西。 

    「啊！師父，就當是做件善事吧，請你放下刀子，求求你，饒了我吧！師父，

我不要‧‧‧我還不想死啊‧‧‧‧」 

    這句話生效了，師父靜靜地放下高舉著的手臂。 

    「你真的那麼想要活命嗎？」 

    「是啊，師父。」 

    法信雙手合十懇求師父。 

    「那麼‧‧‧我就饒你一命吧，可是我說什麼你都會去做嗎？」 

    「是是是，你說什麼我都會做。」 

    「一定嗎？」 

    「是。」 

    「那麼，你願意幫我殺人嗎？」 



    「啊？」 

    「我饒你一命，可是你必須幫我殺人，你願意幫我忙嗎？」 

    「那麼‧‧‧那麼恐怖的事‧‧‧‧」 

    「怎麼樣，你做不到嗎？」 

    「可是‧‧‧‧」 

    「既然這樣，你願意痛痛快快地讓我殺掉嗎？」 

    「啊啊啊，師父‧‧‧‧」 

    「怎麼樣？」 

    「什‧‧‧什麼事情我都願做。」 

    「你願意幫我嗎？」 

    「是‧‧‧是的。」 

    「很好，那就開始動手吧！」 

    「咦？」 

    「從現在起就開始殺人了。」 

    「在哪裏‧‧‧‧」 

    「在這裏。」 

    「殺誰呢？」 

    和尚滿臉殺氣騰騰，用左手指向阿彌陀如來佛代替回答。 

    「是要殺掉那尊阿彌陀嗎？」 

    「不是，是那尊佛像後邊，現在躲著一個趁著暴風雨時潛進來偷寺廟香油錢

的小偷，他就是你的替死鬼，來，動手吧！」 

    和尚站起來，就在法信還未站起身時，從阿彌陀如來佛後邊，颼的飛出一個

有如巨大老鼠般的漆黑怪物，衝撞亂踢著廟裏的東西，然後一溜煙逃出廟去，消

失在黑暗中，幾秒鐘之後才弄清楚那就是蒙面小偷。 

    「啊，師父！」 

    法信因驚異而忘掉了恐懼，他大叫著，正要拔腳跟著小偷後面追出去時，師

父伸手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臉上浮現和先前完全不同的溫柔祥和神情，說： 

    「不要理他，他想逃就讓他逃吧！可是，法信，你要原諒我，剛剛我所說的

蠟燭及殺人的故事，都是我臨時編造出來的，先前，我看到阿彌陀後面有東西在

輕微的晃動，便知道那準是有小偷趁著暴風雨到來偷香油錢，我如果輕易的亂

喊，不知道那個小偷在慌亂之下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因此，除了用計謀將它

逼退外，實在別無他法可想，而且說不定我倆都有被殺害的危險，不過，幸好，

那個小偷也認為我說的故事是真的，嚇得落荒而逃了，什麼，這可是普通的蠟燭

啊！良順真的是病死的，你知道我今晚在看書，看的正是『雨月物語』，才會想

到那樣讓你驚駭的故事啊。」 

    師父說著，伸出右手展示著光亮物體，接著又說： 

    「你一定認為這是一把刀子吧，其實，這只是一把扇子，人在恐懼時，往往

會看錯東西，那個小偷一定也把這個看成是刀子啦‧‧‧‧」 



    廟外暴風雨繼續猛烈地咆哮著。   -----------------(完) 


